
 

 

“我觉得做艺术要聪明一点，再要傻一点”——对话王思顺 

艺术眼artspy   

2012-7-30 

 

 

“有一个简单的原理就是如果不拿时间去度量的话，空间是很难被检测出来的”

A：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作品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单个作品,你展览的一个整体构思。 

W：这个展览的构思在展览的题目里面已经比较明白地把它展示出来了，“空间差”，它就是空间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这种交

错的或者平行的，或者是重复有趣的这种关系，基本上在每个作品里边都有显现。我刚开始是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就是展览

里边的东西，它有一个现成的版本，我们的作品它只是一个副本，然后这两个之间…… 

 

（在下文中，艺术眼简称“A”，王思顺简称“S”） 

A：你去对应这个版本？ 

W：有时候也相反，它是背离那个版本。像我刚才说的有一部分，它的原形在生活当中，在时间当中，没办法在一个固定的

地方被停留住，比方说我拍的那个照片——《斜在工棚的那个方钢》那个环境。我当时觉得那个照片可以质量更好一点，我

第二天借了更好的相机去拍，结果那个场景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这次展出的还是第一张照片。就是说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它是

在不停地更改，它被消耗、流转甚至消失了，但是那个片断或者是那一个细节它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所以

我会把它单做出来。 

比如说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话筒的地方，这个话筒到底存不存在？它以前在我们坐下来之前我们也没把它放上去，等我

们录完之后它也不在了，如果说这个东西在这里就是一个谎言。所以你说一个存在过的东西不在了，没有了，这个话是值得



 

 

怀疑的。 

 

A：你这种角度相对有点儿像从一个永久的时间性的角度去看一个东西的存在和不存在，比如话筒的存在是在一个时间段里

边的存在，是不是说你讲的空间差并不是纯粹的物理上的空间，而是相当于是一个时空，时间和物理空间共同？ 

W：它是，但是不仅仅是说物理上的，乃至于科学上的时间与空间。 

A：你理解的空间差？ 

W：这个空间是经过自己的想象和思想加工过的。  

 

A：和时间有关系吗？ 

W：有，我觉得有。 

 

A：你把它整个叫“空间差”，你是要把时间那个概念让它不那么明显，还是说你其实已经包含在里边了？ 

W：有一个简单的原理就是如果不拿时间去度量的话，空间是很难被检测出来的。 

 

A：你的意思是说说你觉得暂时把时间放到一边，去真正体验一下空间的那种东西？或者我们换一个。  

W：换一个话题，这个问题要深入了解，我要想。 

 

A：虽然说你一直强调空间，但是整个时间性在里边好像也挺特别重要的。 

W：也重要。 

 

“我觉得做艺术要聪明一点，再要傻一点”  

A：你可以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每个东西都有一个现成的版本，比如那个瓶盖，是不是你第一次随便扔的？那一次就是作

为一个范本在那儿存在，接下来你要去干什么。 

W：对，我是先扔在那个地方，用粉笔画了圈再拣起来扔，这个作品是里边最小的，甚至被大家忽视掉的一个作品，但是制

作难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最大的。那天晚上我把相机借回来架在那个地方，请朋友过来拍，拍了将近三个多小时，我自己又

补拍两个小时，将近五个小时才把它扔下去，我当时都绝望了，我说今天扔不进去，如果明天扔不进去，作品做不好不要紧，

别把自己给…… 

 

A：你站的位置是一样的吗？ 

W：一样的。 

 

A：还是第一次随便扔的那个位置，姿势也一样？ 

W：姿势就是保持差不多的距离，往地上扔就好，一共扔了一千多下，你想一根铁丝来回这样，几次就折断了，何况这是肉

啊。 

 

A：什么让你坚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扔进去？ 

W：这个都没法去想象，我刚开始还想数一下，每扔一下能够自己记一下数，后来就像晚上数羊睡觉一样，后来你就不知道

羊是多少你就睡着了，我当时扔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差不多睡着了，因为整个是身体匮乏、大脑缺氧的那种状态，等到最后扔



 

 

进去的时候，我甚至都惯性地准备把它拣出来。 

 

A：你自己觉得这个体验过程中有什么？ 

W：没有，我觉得重要不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表达的想法的核心，或者是这个观念，或者是这种感觉。 

 

A：哪种感觉？ 

W：我觉得他很难描述，但是我可以拿一个例子做一个比喻，这个想法是我有一次从望京新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的饮料瓶盖没拿稳，它自己就掉了，正好掉在楼梯扶手下面一寸距离的这样一个地方，正好停在那儿，它既没有掉到上头

去，也没有掉到广阔的地板上面来，我觉得这一瞬间，它特别偶然，它是不是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A：从一个比较“鸡贼”的方面，您为什么没有把它放进去呢？是什么让你这么坚持一定要给扔进去？ 

W：如果能放进去就是太“鸡贼”了，我觉得做艺术要聪明一点，再要傻一点。 

 

A：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大力气，这么多，这么实在的把这个东西扔进去，你为什么没有把这部分给观众展示，是出

于什么原因呢？ 

W：这是一个基本的展览效果的考虑，视频现在在我的电脑里边，但是如果把它展示出来，我觉得明显多余了。 

 

A：你是从什么角度觉得它是多余的？ 

W：展示效果，完全从布展的效果。 

 

A：你觉得观众需不需要知道这个。 

W：观众不需要在展厅里边看到。 

 

A：他可以通过别的途径看到？ 

W：比如下一次如果在一个博览会或者另外的场合里边，我没有办法重复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可以把影像直接拿去播放就可

以。 

 

A：你想把哪一部分带给观众？最重要的？ 

W：我不知道观众想要什么。我们把这个作品聊到这儿，换下一个作品。 

“《凌晨两点半》的夹角是一百零五度，这个石雕，等腰三角形的等角也是一百零五度”

A：你觉得两点半那个东西对你有一个特殊的体验吗？ 

W：那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你只要目光所及以及你所能感受到的任何东西，它对你都会造成体验，何况凌晨两点半这个时

候。 

 

A：两点半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为什么选择两点半，还是一个比较随机的或者是四点半？ 

  

A：先说一下黑色的那个。 

W：黑色的那个石雕，它的名字叫《凌晨两点半》，《凌晨两点半》的夹角是一百零五度，这个石雕，等腰三角形的等角也

是一百零五度，是这么一个关系。 



 

 

W：不随机，只要那个时候没睡着的人，都会有很特别的情绪。 

 

A：你觉得那个时候充满着一种情绪？ 

W：对。情绪归情绪，但是作品的表达它是需要理智的，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在有充沛情绪的时候，尽量让它有一种理

智和坚定的理性在里面，这个作品做的时候可能有 1.3 吨重，就意味着十几个人，至少十五、六个人才能把它从地上微微抬

起，但是有人说是不是要把它做成空心的，便于运输、制作、收藏、储藏，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理性，要求必须

是一个实心的，而且是有重量的，虽然你不用碰它，但是它必须坚定不移的。 

A：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你把两点半那种感受转化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的事物，比如说它的重量，表面的？ 

W：其实一个作品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以那么简单的方式去呈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涉及到这个作品根本上致

命的表达以及呈现效果，比如说表面抛光，为什么要达到很高的光度？它不仅是要表达它的漆黑、明亮的质感，同时它细腻

的程度也是能充分反映它自身重量的一个视觉需要。 

 

A：你觉得这个视觉需要是结合？ 

W：你先去敲它，它的声音是金属的，这个都跟它表面的光洁度，以及所有的有关，而且那种角度的边缘被磨成什么样的宽

窄等等的一切都要仔细地去控制。 

 

A：现在展厅里其他作品也可以用这种感觉去理解？ 

W：不是所有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很纯粹，很绝对的，要有一种绝对精神作品的时候需要这样，比如那个《方钢》，其实现

实当中在照片里边看到的钢只是铁皮而已，漆上这种蓝色，我选择是一个实心的，三十斤，我自己去挪动它都很勉强，两个

人搬它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它本身的这种实在性和纯粹性对这类作品是非常必须的。 

 

A：你觉得你的整个作品是关于情绪的，情绪在你作品里边是？ 

W：情绪是作品的一半。 

 

A：剩下的一半呢？ 

W：剩下的一半是我用我的方式，用我的思考，用我的逻辑去归纳、整理以及打乱它。  

 

A：打乱情绪还是打乱什么？ 

W：我觉得它一个互相纠缠和干扰的过程。  

 

“我自己的创作方式就像我自己对作品是倾注了比较真实而且很明确的情绪和感受” 

A：你能简单地说一说你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W：我的方法就是打比方说有一种感觉，它到来的时候，你并没有防备，就像瓶盖跌落的他一瞬间，或者像手机从桌上掉下

来的一瞬间，它产生的这一瞬，我觉得在你不经意、不防备的时候感受到了，它对我产生了反应，这种反应对我有影响，而

不是这个手机，我再根据这种反应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A：我再想一下，是不是相当于你做展览的那种理解，物体或者物品，或者时空的角度，不光光是在展览里存在，它在你生

活中也是同时存在，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W：我觉得是无处不在。 

 

A：能帮我们举点儿例吗？比如你现在看待的那个角度其实是在展览里边的角度，你在生活中简单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整个

生活都是用这种方式去看？ 

W：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它反而更虚假，我们聊作品的时候可能用很真诚的方式去面对，但是如果在生活里边，真会完全

不适应，甚至寸步难行。 

 

A：你这个东西选的是怎么样？怎么保管？我的理解是感觉好像你做展览的这种方式是你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一部

分是不是已经包括了你在生活里所有的这些活动？  

W：不能包括。 

 

A：你觉得它只是你在展览里的一种方法？ 

W：一种方法。它受我本身对待生活的态度的影响。 

 

A：你不会把这个想法带到生活里去？ 

W：需要的时候我会带。 

 

A：因为胡向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是自己的一种欲望，我问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吗？他说他自己生活中也特别喜欢表演，

他的意思是他的生活跟展览差不多，我也想问你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W：我觉得在生活里边控制艺术这种表达欲望，在做艺术的时候要控制生活的这种保持生活的感觉，粗糙感，同时用艺术的

方式归纳和调整。 

 

A：是只有展览发生的时候你这种情绪性或者是方法的东西才会产生出来吗？ 

W：不一定。我觉得我刚才把这个已经回答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A：你可以完整地表述一下，你把这个问题用你的话完整地表述一下。 

W：就像我刚刚说的，生活它有时候比作品要真实，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觉得要把真诚放在作品上，生活的时候，可能相反要

虚伪很多。 

A：这种真诚你觉得是什么？关于什么的一种真诚？ 

W：我自己的创作方式就像我自己对作品是倾注了比较真实而且很明确的情绪和感受。 

“用最少的表达语言把它说得最充分，如果它们之间达到一个这样的默契和平衡就好了。” 

A：你大山子桥底下的那个录像，你在那儿选择偶然事件的时候能不能说说你为什么选择两个有点儿像恋人一样的情景？ 

W：因为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是有一次堵车堵在那儿，看到一对恋人在那儿吵架，特别难过，觉得这个事情虽然跟自己没有

关系，但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这个场景你觉得以前见过，它像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事件。你不是坐在车子里边，你就

像一个男的，现在在跟那个女的吵架一样的，但是我抓拍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把之前看到的那一幕完全还原，只能偶然的随

机地遇到一些景象，抓了七天，对这条我是比较满意，第三天转到后边我基本上就不想再拍了，后边再拍的时候就是满足自

己的安慰心理，觉得我还在工作而已。它的时长也是比较恰当的，它的情节实际上是没有情节，因为声音那么嘈杂，隔着这

么远，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也感觉不到故意激烈的冲突或者是情节在发生，我觉得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 



 

 

 

A：其实你要抓住的那个东西，你一直等着你想象中的那个东西？ 

W：我想象的也很模糊，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段，就像我描述的那样，没有时间，也没有过程，

也没有什么角色，因为你看他身份也不明显，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A：相对来说你就是一直在等待你似曾见过的那个东西，如果那儿有一个人打架，你也不会要那一段？ 

W：不会。 

 

A：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很偶然的，你选择了这个？ 

W：看起来偶然，但还是蛮必然的。 

 

A：你觉得这个作品，我的理解其实我感觉好像是融合了你在泰康带出去的人看一个东西，然后加上你在艾可看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两者有点融合？ 

W：这一切在做作品的时候自己都不会知道和意识到，做完之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有关系。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做

了自己的事。 

 

A：你现在再去想想，跟以前那两种方式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吗？对你个人而言？ 

W：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次它的操作难度更大，对它的控制要求更多，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它表达的情绪更具有普遍性，是能

够比较宽阔地去面对观众的一个作品，像之前泰康的那一个，特别是泰康的个展，那个作品其实我很喜欢，但是它有一个特

点不是问题，它是比较私人化的经验，包括艾可的那个照片，以及包括这次的录像，它实际上是对每个观众都能产生反映的

作品。 

 

A：比泰康那个更开放一些，有一个口儿观众能进入。 

W：对。 

 

A：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直有一个情结，老想把观众拉出展厅？ 

W：没有，也许有。可能我喜欢这种粗糙或者是生涩的、半生不熟的状态，也可能是暂时。 

 

A：针对什么样的状态？ 

W：作品本身，就是它呈现的时候，我希望它有一个生涩、粗糙、半生不熟的状态，这也许是暂时的。  

 

A：你自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W：我觉得可能个人偏好，对我而言，他就是……我不好回答。 

A：随便说，主要是想了解，多听你谈谈你做这些作品时候的体验、感觉、感受这种东西，你说到两点半，大概体会到两者

之间的转换。想更多的了解到你的想法。 

W：《凌晨两点半》的石雕，我觉得那种形状它就不是人类的造型，它甚至比上帝还要老，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星球一样漂浮

在宇宙当中，这个作品才是最好的呈现。  

 



 

 

A：我现在基本上能理解你自己对这些情绪控制产生作品的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观众，就像你扔瓶盖的那个，没有选择把

过程展示出来，你觉得这个时候，需不需要考虑观众从哪个地方进入，至少是能体验到你的那种体验？ 

W：实际上那个作品旁边是应该有导览在旁边提示，那个录像的过程，我觉得就展览展示而言，肯定是可以不需要的。 

 

A：你怎么看待整个展览里你的视觉化的东西？ 

W：我觉得用最低限度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就够了。 

 

A：视觉，看到的那部分呢，你怎么去处理它的呢？ 

W：用最少的表达语言把它说得最充分，如果它们之间达到一个这样的默契和平衡就好了。 

 

A：这个我理解，你说的是你自己的处理，我说的是展厅里边那部分视觉，因为观众首先进来获取的是一个视觉印象，你觉

得这部分，你怎么处理好这部分对观众对视觉的需求。 

W：比如瓶盖那个作品，我把它放在展厅入口的地方，它是所有人流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瓶颈，它不经意，但是其实你也根本

不能错过，我喜欢那种感觉，我希望是他展览之后回头看这个作品的这种状态是最理想的。那个石雕，我是希望它能够放在

离观众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让它能够比较正面地跟你相遇，笼罩你。左边的那道白墙，我是希望那个地方

不需要展任何东西，我把墙角所有的插座全部掩饰掉，那面墙我觉得越大、越奢侈就对作品越好。 

 

A：整个空间其实都是被你处理过的？ 

W：处理过。然后留下一个比较开阔和敞开的空间，让大家看这个视频和停留，最里边的那个房子它比较狭长，这种狭长的

空间以及里边比较暗的环境，它有一种特别的暗示，然后同时对观众进行了一种空间的指引和强迫进入的暗示，再通过光把

需要的东西，当然很小，把它提示出来，这个作品它最重要的是观看的时候是你背对着它，然后弯腰低头，用你的目光从你

裤裆下边穿过去看到这个花，这时候这个花不是倒的，是正的。 

 

A：倒过来看。 

W：我觉得花的摆放方式以及配套的观看方式，它有一种挑衅和情绪，又包含一种讽刺，就是我喜欢各种感觉和情绪在里边

复杂交错的感觉。 

“它既是碎片，但是它同时也能被串起来，它就像一个项链上串的不是一样的珠子，是形状各异的造型一样。”

A：请解释一下这根线。 

W：这根线从我刚开始做作品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包括泰康那个带观众去现场展厅的那个作品以及我做的雕塑——把一块

砖打碎了，用它雕了一根手指，就是通过一个形态让渡到另一个形态，从一个空间进入到另一个空间的这种转换的方式是我

刚开始做作品的时候最惯用的手法，后来我发觉很多艺术家迅速的掌握了这种方法，这样的作品也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就会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把它深入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对它进行挖掘和拓展。 

 

A：你觉得这种深度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了解一下？ 

W：我觉得它既不是某种自觉，只是说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必然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和

 

A：下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几个作品之间都是你对某种东西认识的一个碎片式的关系？还是说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可以串起

来的线索或者是逻辑性的关系？ 

W：它既是碎片，但是它同时也能被串起来，它就像一个项链上串的不是一样的珠子，是形状各异的造型一样。 



 

 

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艺术家不能回避的。 

A：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作品跟梦还有关系吗？ 

W：不会有。 

A：现在梦在这些东西里边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W：没有角色，它没有在。 

A：梦已经被你抛弃掉了？ 

W：不是，只是说我平等的对待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什么东西对我产生刺激，我随时都会用。 

A：还有补充的吗？ 

W：没有了。你觉得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A：我也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主要是想听你谈你的创作体验和感受。 

W：这个问题在创作的时候都不会去想的。 

A：所有展览完可以聊，或者你可以再谈一下，你怎么看待兴趣这种东西，比如你选择两点半这种情绪,你一直对分手那个东

西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东西和你的经历，好像和自己的生活紧密，好像你特别在意。 

W：我还是回答你刚刚说的那个怎么样看待兴趣，我觉得这种兴趣跟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学上趣味小组差不多，它可以有，但

是也可以没有。 

 

A：你觉得如果对这个展览的话，一个观众来参观这个展览，分享这个展览，你觉得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表达看

问题的角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W：我好像不考虑观众。 

“空间差”——王思顺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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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做艺术要聪明一点，再要傻一点”——对话王思顺

